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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汛夜小海上，人
像走马灯，满天也星星，满网
也星星，得意的号子打的是信
号，也才打了几圈圈，全在来
潮的阵势中，忙时不觉察，三
星打横，黑夜已待转身了。何
氏兄弟仍然全神贯注在活儿
里，一阵风，不以为意。哪知
这群风中，竟有可恶的龙卷风
窝藏其间，就像蓄势而来，悄
悄地卷向另一张网的崔大头，
首势就把大头拎起两脚悬空，
再势狠狠地将他掷下。现场
看来跌落地下，撞水撞滩，都
可算是逢凶化吉。然而，却独
独地跌落在竹竿上，竟然反其
道而行之，大腿却戳上了尖尖
的竿头，一下子剜肉出血，疼
得不省人事。何氏兄弟急忙
赶去，老大将人抱住，老二撕
破上衣为其包扎伤口。只有
结束捕捞了，二人用竹竿网作
担架，抬人匆匆回村。直接抬
到村里一位郎中家抢救。亲
情般的滋润，足以改变生命状
态，有着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
的疗效。崔大头很快醒来，朝
何老大道谢，朝郎中道谢。何
老二去喊大头的亲属，大头的
堂客，儿子都来了。堂客跑得
气喘喘地，看见丈夫在说话，
这才放下心。也这才抢出时
间说了失火事，何氏听之下，
如同五雷轰顶，夺门而出，走
近家，全身发抖，新建两间屋，
木草成灰。老二奔向老人住
所，老大走进西房，堂客已经
生养，坐在铺上，一见丈夫就
痛哭。

一到夜汛，厨房通宵亮
灯。蜡烛台式的灯架，平顶像
一只小盘子，倒上豆油，放上
三根三寸长的灯草，点了火就
是豆油灯。厨房门只是用木
凳抵着，一推门就开。亮灯、
抵门，都是为了兄弟二人渔捞
回来方便。可是当夜却方便
了野猫耗子争嘴食，扑倒了灯
架，火起烧房。幸好一位过路
客，虽说同村，素不相往来。
好心人姓郭，兄弟七人一条
船，他是长兄，当然的船老
大。这夜船进了港，他就同最
小的弟弟七侯（方言）回家看
看。路见此舍失火，二人冲入
厨房，七侯抓起铜盆，打响了
门外四下里，边敲边喊救火。
船老大首先救出爬在地上的
孕妇，又应声去抢救东房的老
爹老妈，二老狂呼：祖宗亡人
牌子不能烧了，供盒不能烧
了。船老大承诺一定去拿到
手。当下一而再，再而三，穿
火而进，穿火而出。最后穿出
时，一根梁倒下，也将他打倒
了，再也站不起来。七侯扑进
去，找着了哥哥，这时候，船老
大睁开眼，看了他弟一眼，嘴
在动，不见口开，不闻声语，南
黄海的船老大在这片海涂上，
盐灶地，再也不会有他的声音
了。众人将火扑灭，众人护送
郭七侯驮着他的哥哥回家去。

原本在世的郭家船老大
无疾而终，就这样过世了，他
怀中那早已过世者的牌子、供
盒，都因此而在世。据当年过

目者言传，打开供盒，泛黄的
纸上面石墨刻印半部何氏家
谱，另一方白绢，墨书遗言数
语，大意是，何氏先祖曾随北
宋文天祥万里血战，破国破家
劫后余生，隐于斯。

郭家出殡，头前行者，却
是何氏大媳，披麻戴孝，背负
一只大香炉，抬柩者前杠为何
氏兄弟，都是一身孝衣。郭氏
家属扶柩而行，柩后送殡的白
衣白帽手执长香乡亲们越来
越多。就在几天后，有新四军
三名军人，在郭大坟前肃立，
脱帽鞠躬。

这座好人多好事多的自
然村，渔民盐民聚居于最苦的
日子里，这座人心善良人心齐
的自然村，强暴到来最具有反
抗力。中国共产党员崔德耀
等同志最早走进此村的常人
常事中，组织民间协会，组织
民间自卫队，抗日反霸，成为
南黄海一面旗帜，村名何家
灶。粟裕称赞陶勇调查得好，
看得准，何家灶天时地利人
和，地处于临海最前沿，抗日
阵地一把刀的尖端，我们新四
军水兵军训大营，决定安扎于
此。就是这座村落，将是新四
军在南黄海抗日战场上，冲锋
出发地的地点。

水兵军训开始，每天晨起
必修课，练两腿基本功急行
军，于是，沿海堤上天天过兵，
过不完的兵。对外称海防团，
陶司令兼任团长，其实初建只
是一连人，半是当地海夫子弟
参军，半是主力选调来，骨干
性的训练。陶勇要石林操笔
军训口号。例练登滩：“行夜
沙滩枕露宿，汛站潮头等潮
来”。练下水：“十天练熟穿浪
谷，百里登尽无名岛”。练决
战：“以我之身为阶梯，以我之
躯作樊篱”。水兵练得很艰
苦，胖子成了瘦子，人像变成
鱼人，海军的诸种本事，都事
事到人，缺的是没登过兵舰。
陶勇说：“有了骏马，何愁平
川”。

练兵场不远，老人们在晒
卤，在抽烟。妇女们在补网，
在做针线活儿。这是抗日根
据地的常日常事，而这是一幅
寓意深刻的画面。这些生活
的景象，全是水兵们训练的背
景和心中的力量。火一样的
军训气氛与水一样的常日常
事，如此相得益彰。这一切粟

裕都看在眼里，心中所寄，终
于得到毋庸置疑的逐步在落
实。①

无名岛“草船借箭”鲨鱼
洼“调虎离山”

当年，对我们来说，每一
次战斗都是一个人世间，我们
就是那样把日子用得淋漓尽
致，常年常月常歌于战程中。
战程中，层层门户门门锁，能
否打赢每个战斗，就是说能否
打开每门锁，这就看什么样的
钥匙了。这是我们军中前驱
者的留言。1941年秋，陶勇兼
任团长的海防团，不再是军训
性的，正式建立成为我新四军
苏中军区海防团，特调苏北行
政委员会保安处吴福安任海
防团副团长，谢友才任参谋
长，何振声任政治部主任，下
辖三个大队，武装配备刀枪齐
全，待命海上行动。这天，陶
勇刚从部队前哨阵地归来，粟
裕正好骑马从捍海堰上经过，
看见了他正足跨摩托车停车
朝海凝思，“看啥？想啥？”，

“大海在呼喊我们了！”“大声
告诉它，咱们永远在一起。”

二人来到海防团指挥部，
刚坐下，石林进来，手举一封
信，说是一个小花子送来的，
要他专门交给姓粟的，小花子
破衣身裹，破帽子磕脸，信一
丢，就转身跑得飞快。粟裕惊
讶地拆开信，一览而过，面呈
喜色，口说，这封情报来得
好。一面起身拉凳子招呼石

林，“我们的才子也坐下”，并
顺手关门。粟裕接下来说的
不是情报事，却同石林谈写
作，吩咐石林去专访一个人，
专写这个人的海上经历。此
人水上功夫，水下功夫，一等
一的老把式，不但善于爬杆上
桅，还能将 200多斤的铁锚举
过头顶，会造船，改装船，会修
舰开艇，把这些知识详详细细
记录下来，咱们有用处，用大
众语言记。说到这里，粟裕笑
着提起石林笔下的军训口号
文了点。又说，文了点也好，
文化就是学出来的，不可不
读，读了就懂。不过口号还是
大众化点好，石林连忙说，有
愧有愧！下回一定改正。粟
裕说是顺便话，不要放在心
上。这才说起情报事。小花
子送来的情报，是出自一位瞎
子老者的手。在串场河砖桥
头，被鬼子兵绳捆索绑撂下河
的，就是这位算命的老人，我
军一个班的战士下水分布四
处探寻，连夜在水底一角找着
了他，送我军前线卫生队抢
救，终于死而复活。当下老人
同我们在一起就淌泪，他说是
原来他的眼睛没有全瞎，不
过，眼睛前没有光的这个知
觉，他天天在黑夜里，人都唤
他算命瞎子。“今天，我听见了
你们的声音，我听见了光明。
我确确实实是听见了光明，新
四军同志的声音，就是我听到
的光明。”当时石林也在旁，连
声赞叹说得好，使他顿时想起
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这位世
界文学语言大师写一个含冤
的大臣眼睛瞎了，为他平反的
昭书来了，大臣说“即使上面
的每个字都是太阳，我也看不
见了！”译者评论：这么激昂的
情绪，这么夸张的语言，就是
能达到现实的语言不能达到
的力度。石林说，瞎子老人这
番话，是常语又非常语，何尝
不是激情在表，含蓄其内，力
度将点击于史。其实瞎子老
人也是一个读书人，别人不知
我知。我上小学时的古镇老
家，隔院皂角树下粉墙黑瓦小
舍，就住着这位老人，我和他
有过交往。（后文有叙）

且说瞎子老人着小花子
送来的情报，正是粟裕备战中
的知彼核情一着棋，探敌入
微，寻找弱点，制造先机下
手。他不忙于面，着着有序。
当下鬼子视南黄海远离主要
战场，大可作为运输线运作起
来，连日汽艇拖着大木船，频

频航行，来往于各个海口所设
据点的串场水道。今夜凌晨，
敌人的一艇三拖，又要现身于
丰利海面。艇载鬼子外，还有
武器弹药。拖船拖的是一捆
捆布匹等物，多的是不作标记
的一袋袋大米，都是鬼子日益
急需的战时军用物资。日本
兵吃的米，都是专程从中国产
米基地运来的，他们在那里广
收集聚好了粮食，再运往各
地，供给他们的军队。这些日
运粮任务紧，前些日子又赶上
雨季，所以才把这些米运到这
儿码头来，由这里再用船运往
各个据点。中国地广，日本兵
力根本铺不开来，就取用了这
个扫荡法子，集中兵力来轰一
下，走了，留下几个兵搭起据
点盯着那些肃清过的地。日
子久了，他们之中有的兵心里
清楚，落在深渊了。据点是什
么？是圈中心，圈外全是中国
人民，他们是困兽，当下最怕
断粮断弹断交通。粟裕就是
这样紧紧抓住鬼子致命弱点，
晓得困兽犹斗，种种迹象表
明，鬼子要发动更大攻势。南
黄海是战略要地，不能让它成
为敌人的运输线，决定海上夜
击，穿梭其间，断其经纬，毁他
的后备。粟裕对海防团第二
大队大队长说：“你是海上行
家，今天就是要你这把钥匙去
投簧。”命令他带领一个小队
精兵，便衣轻装，目标丰利海
面敌人航运中心无名岛，小心
潜行，短枪匕首暗藏，发现迹
象，大可亮身，灵活运用“草船

借箭”方式，智取敌船所载
物。今宵半夜时辰有薄雾，不
是迷漫，一阵蒙蒙而过，抓住
这个时刻，便于成事。命令一
大队神枪手一排长，带领一排
在丰利据点外围隐蔽，打伏
击，密切注视水上拖运的鬼子
汽艇来。一排长枪前的靶子
是汽艇，靶子中心是开艇的鬼
子兵，打掉他，群龙无首，拖船
自残，收缴所载物。三大队及

全团兵力分别跟击，主力在哪
里，我指挥部就在哪里。一场
海上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艘改装了的海上
快船，二大队队长亲手改装
的，铁甲包身，双桅翔空，12杆
大橹摇起来是橹，竖起来是
槊，船名梭子蟹，也是二大队
长亲自取名的。时星网布满
天，大海依然金黄。一个声音
说，看见岛影了，二大队长随
着声音从船舱里钻身而出，魁
梧的身材投影水面上，奇形怪
状，头戴短檐礼帽，帽后檐下
垂罩布挡风，身穿大衭头夹袍
子，他不由地朝自己这一身打
扮端详了两眼，欲笑的脸色自
然一正，投袂而起，挺直腰板，
朝前面一阵张望，手按嘴厉声
说，快来人架起平六推升（“平
六”是橹，“平六推升”就是橹
来自后摇，都是海上船家的切
口）。他叉开两腿稳稳地站在
甲板上，船进入了无名岛水
道，他在水面上观察不到一只
艇或其他船只的影子，除涛声
外，没有任何可疑的杂音。他
发出命令，把当家的抛进海里
（“当家的”即是铁锚），接着
说：“三人跟我摇着小瓢儿靠
上岛。”（海上船家称船为“瓢
儿”或“瓢子”，“小瓢儿”即小
舢板或小船）这个巴掌大的小
岛，好水土，自然植被疯长，长

草蔓蔓，长树成群，土人不注
目，说它没长性。二大队长到
过，歇脚，觉得此岛有过沉浮，
只可临时用用。鬼子看中了，
他就来及时用用了，把它作为
战时物资转运站的好门户，这
个环节点，正是一把锁的投膛
处，二大队长想：“也就是说这
个点正是我这把钥匙开锁的
投簧处。”有此定格心也定了，

三人成纵队往前摸去。二大
队长推开亮面只向暗处看，趴
在草上侧耳贴地听，他的经
验，事发之处，浮在表面的都
是粗料，他要的是耳目所及边
缘之外的。终于让他听出了
头绪，大眼放光，将身立直，心
中有数，他们的登岛处，有可
能是事态的背面，所以不见动
向，这就拐过几株树，就看见
了距离约 300 米的树身下有
帐篷，那靠岸水面上有艇有
船，一些鬼子正在上上下下忙
碌。这场遭遇战不是巧合，全
在算计之中，正是五月十三鲥
鱼会，常日不会节令会，水上
不会岸上会，天定了的时运，
错过今天就不会有待明天来，
镇定下来泰然处之，于是从
容。于是打开嗓子咳了一声，
如此状况下的深夜里，这么一
声可不亚于一阵惊雷，蛇虫百
脚都会惊得跳荡起来。果不
其然，乱草沙沙响，树后走出
人，鬼子军帽磕在前额上，身
着西洋服，瘦得像条杆，走路
歪八字，没有符号的符是说话
的人那份腔调：“什么人的干
活？”二大队长熟目江湖，抬头
闻声间就知来者身份了，连忙
躬身下来，向翻译长官问好，
表明自己是开米行的生意
人。瘦杆子翻译官叱责他找
死，深更半夜来此孤岛不是盗

也是贼。此时此刻，他该是神
经很紧张了，可是，他心里还
在发笑，因为瘦杆子自己伙里
人。二大队长性子爱好神经
紧张，他的理由，神经紧一紧，
在聚精会神中做出的选择，最
是谨慎可行。孤岛行，本来就
是奔着“紧”字来的，紧要、紧
密、紧张都是紧。这当儿，他
全身抖擞着，说：“我是开米行
的老板，去乡下收买新米上
市，目下正是旺季，一籴一粜，
粜贵籴贱，是米行家的运气，
我装了一船来就是装了一船
运气，路过此地歇脚打尖，打
尖后赶路，常来往是常事，今
夜打扰，对不起！请贵眼过
目。”说着转身举步。他的一
言一语，还是文化着的，他就
这般地不慌不忙装模作样，照
理常人该在紧张中手忙脚乱，
他笃定，胸有大海宽得很。他
走动当儿，一个鬼子走来同翻
译低声叽哩咕噜。他一边走
着一边回头，正见一个手提指
挥刀的鬼子跑步来，他也小
跑，翻译吆喝要他转过身来，
好好地陪着太君去把白米看
看的。二大队长嘴里欢迎，足
下三步当做两步走，三人上了
船，分别作起锚，升帆的准
备。举目间，鬼子成队跑步赶
来，翻译喊得口沫乱飞，“太君
的要白米的看看，你的八嘎！”

二大队长依然说欢迎欢迎，手
抓铁杆朝船头一只米袋捣去，
白花花的大米倾泻而出。就
在这时“梭子蟹”米船摇了两
摇鼓帆游动，还真是无巧不巧
薄雾也就此飘来，游丝般缠绕
船尾，缠住大橹，缠上帆樯。
敌人的三把火烧来了，汽艇的
喷气声，翻译的喝骂声，机枪
的扫射声。二大队长稳如泰

山，吩咐他的水上好汉们，争
分夺秒，争力争量，尽快地把
船开到对岸鲨鱼洼。

我军阵地鲨鱼洼，三岸角
一带静悄悄地，原路大团兵力
接应了二大队的精兵队，则全
部隐蔽起来，待机接近敌人，
留下“梭子蟹”这艘米船停在
海边。

鬼子发疯地冲浪来了，艇
上架着机枪，作三点式定向扫
射，方向是鲨鱼洼上空和左
右，弹不落点“梭子蟹”，“梭子
蟹”就那样太平无事定格在
座，有意思！鬼子机枪是日本
帝国新式武器，弹夹是歪的，
我们战士借此称它歪脖子。
我军战士之中有的是文化人，
读过古本小说《封神榜》，书中
有个人物大号申公豹，坏得
很，有谚为证：“黄蜂尾上针，
蝮蛇口中草，两者犹未有，最
毒申公豹”，生来是个歪脖
子。我们唤敌人的机枪是歪
脖子，实质唤的是拿机枪的敌
人是歪脖子。枪在人用，鬼用
就成鬼胎了。

偌大鲨鱼洼自然村，不动
一点声响，就这样自然而然地
冷眼视之。敌人弹雨撒落一
阵子，莫名其妙地收煞。于是
汽艇开过来，鬼子用铁钩钩拢
了“梭子蟹”，船舱内装着米袋
一堆堆，依然是一堆堆米袋装
在船舱内，船头上撒米白花
花，仍然是白花花的撒米还
亮相在船头上，目照之下，太
君说我的满意，就跃身上了
米船，他脚上穿的是长筒皮
靴，一脚踩在船头米上，珍珠
似的米粒儿忍不住滚了两
滚，穿靴的小腿不能随滚随
弯，就那么一忽悠，这位太君
长官整个身子滚入船舱中，
他是仰倒的，落舱重点是头，
于是头领先，狠狠地撞在舱
内米袋上，怪事不说了，撞者
头破血流。按说米粒儿滑脚
人跌倒，有此常情。头撞米
袋 有 血 流 ，可 以 说 史 无 前
例。鬼子们莫不大惊失色，
七手八脚去抢救他的长官。
凶恶的鬼子官一声长啸，“八
嘎牙鲁”不绝口，挥起指挥刀
戳向米袋，戳了一袋又一袋，
全是青色的石头，黑色的砖
头，白色的沙灰。鬼子们一个
个吓呆了，吓醒了，吓怕了，朝
后退，退到汽艇上，开艇就走。

就在海防团二大队长同
鬼子翻译对话时，团的第二梯
队已临边缘设防。接着之间
的逐逐追追那场游戏开了场，
鬼子们的前脚拎，我第二梯队
后脚提，很快冲来中心收拾。
收拾它的帐篷，收拾它的船，
收拾了它的物资和鬼子转运
中心的一切所有。然后操作
火把队，无名岛在燃烧。无巧
不成书，在缴获的物资中，发
现了一种特效药粉，专治狐骚
气臭的。打进中国来的日本
兵身有狐骚气味。早在 16世
纪日本倭寇就有此症状，是疾
非疾，长传未了了。将此药粉
涂在症处，功效立见，异味没
啦，且有喷香功能，热则愈
香。我们在火把上洒了此粉，
立即香气四处。现在再说从
鲨鱼洼惊退回来的那艘汽艇，
自然看见了无名岛上的火，自
然闻到了那药粉的味，也自然
明明白白心知，中转站的完蛋
了。哪敢有丝毫的打顿，去路
的唯一，上丰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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